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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5年间隔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数据集，对农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特征进行分析，得到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特征数据集。数据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在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和地形条件约束共同作用下，我国山区农业劳动力成本比重明显上升，与平原地区相比山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从而导致以玉米为代表的种植业净利润在2013年普遍降至零以下，耕地利用边际化特征明显，并与2000年以来中国山区耕地面积减少、森林面积增加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相一致。该数据集包括山区县地理边界数据，中国山区县1990-2000和2000-2010年间耕地和林地面积变化数据。该数据集的分析研究成果发表在《地理学报》2018年第73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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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耕地利用边际化和森林转型已经成为了全球山地丘陵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农村土地利用边际化现象，尤其是在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1]。当前全球性的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现象主要是由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发展并促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所引起[2–4]。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农业劳动力析出和务农机会成本快速上涨的背景下，我国部分地区的耕地出现了边际化利用趋势，耕地撂荒、抛荒等相关调查和报道不断增加[4]，跟踪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土地闲置规模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5]。现有的研究已经从地块[6–7]和农户[8–9]、乡镇[10]等层次揭示了耕地撂荒和边际化的原因，即耕地无租化是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6]，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是农户做出撂荒决策的主要原因[9]，而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最主要推动力[11–12]。但是，在全国层面上还没有开展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过程特征的定量研究。因此，本文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5年间隔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数据集[13]，从土地投入产出特征和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两个方面构建了中国山区耕地边际化特征数据集。该数据集能够为山区耕地撂荒机理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2  数据集元数据简介
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特征数据集[14]的名称、作者、地理区域、数据年代、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数据集组成、数据出版与共享服务平台、数据共享政策等信息见表1。
表1  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特征数据集元数据简表
	条  目
	描  述

	数据集名称
	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特征数据集

	数据集短名
	FarmlandMarginalizationCharacteristicsMountainousArea

	作者信息
	李升发 S-9780-2018, 广州地理研究所, li_shengfa@126.com

李秀彬 O-1979-2016,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lixb@igsnrr.ac.cn.

	地理区域
	中国山区县

	数据年代
	1990-2013

	时间分辨率
	1年、5年

	空间分辨率
	10 km、省域

	数据格式
	.dbf、.prj、.sbn、.sbx、.shp、.shx、.cpg、.kml 

	数据量
	34.7 MB（压缩后4.72 MB）

	数据集组成
	数据集总计由40个数据文件组成，存储在2个数据文件夹中，压缩为1个文件包。数据文件夹下的内容为：

（1）山区县地理边界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文件夹，包含8个数据文件，是中国山区县范围数据，数据量为2.04 MB 

（2）山区县土地利用变化数据文件夹：包含32个数据文件，反映的是中国山区县耕地和林地1990-2000和2000-2010年间空间变化，数据量为32.7 MB，包括4个子集

　 1) 1990-2000年中国山区县耕地面积变化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2) 2000-2010年中国山区县耕地面积变化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3) 1990-2000年中国山区县林地面积变化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4) 2000-2010年中国山区县林地面积变化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基金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5CB4527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161140352）；广东省科学院（2018GDASCX-0903, 2017GDASCX-0101, 2018GDASCX-0101）

	出版与共享服务平台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 http://www.geodoi.ac.cn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11号10010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数据共享政策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的“数据”包括元数据（中英文）、实体数据（中英文）和通过《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发表的数据论文。其共享政策如下：（1）“数据”以最便利的方式通过互联网系统免费向全社会开放，用户免费浏览、免费下载；（2）最终用户使用“数据”需要按照引用格式在参考文献或适当的位置标注数据来源；（3）增值服务用户或以任何形式散发和传播（包括通过计算机服务器）“数据”的用户需要与《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签署书面协议，获得许可；（4）摘取“数据”中的部分记录创作新数据的作者需要遵循10%引用原则，即从本数据集中摘取的数据记录少于新数据集总记录量的10%，同时需要对摘取的数据记录标注数据来源[15]


3  数据研发方法
3.1  算法原理
耕地边际化是指当前用途下的土地净收益不断减少的过程。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在2003年前后到达刘易斯拐点，非农工资快速上升会导致务农机会成本上涨，进而可能传导到农业劳动力价格，从而造成耕地净收益减少。由于山区和平原地区耕地资源禀赋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户在面对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时，会选择不同的土地利用（要素投入）调整方式，这种差别会导致山区和平原地区种植业在劳动力成本占比、劳动生产率和净收益的差异变化。同时，土地投入产出的变化也会导致了土地用途变化，并最终通过土地覆盖显现出来。耕地边际化的形式包括了耕地撂荒和耕地转向林果化经营，而耕地撂荒之后也会导致林地等自然植被恢复增加。因此，本数据集首先分析刘易斯拐点之后山区耕地投入产出变化，尤其是通过与平原地区对比反映出耕地边际化的经济特征，之后对山区的刘易斯拐点前后的耕地和林地变化进行统计，以反映耕地利用边际化的覆被特征。
3.2  技术路线
3.2.1 山区范围界定
由于山区的定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16]，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地形崎岖地区与平坦地区之间农户响应行为的差异，因此本文并不对山区和平原进行严格的定义。根据数据分析可获取性，本文关于山区耕地边际化经济特征采用的山区省份数据，而在分析山区土地利用变化时是基于山区县统计。
关于山区省份界定，本文根据各省地形特征和坡耕地比重，选取了山地丘陵面积占比和6(以上坡耕地比重最高的7个省市作为山区代表，包括重庆、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山西和陕西。除山西和甘肃外，其他省份的坡耕地比重均在60%以上，其中比重最高的是重庆市，约为85%，是山区的典型代表。为了凸显山区省份耕地利用边际化的经济特征，本文还选取平原面积占比和6(以下的平坦耕地占比最高的7个省份作为平原代表，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除吉林省外，其他省份的平坦耕地比重均在90%以上，其中黑龙江省是中国平原地区的典型代表。 
关于山区县的定义，本文采用的是《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中的标准，即县域内的山地面积大于80%的县，按此定义我国山区县约900个（图1），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45%，山区县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量的四分之一。
3.2.2 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经济特征测算方法
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经济特征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比重变化、平均劳动生产率变化和单位面积平均净利润变化三个方面。由于研究区域跨越多个气候带，本文采用我国种植分布最为广泛的玉米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山区省份和平原数据耕地利用投入产出变化情况。农业生产的各项成本、收益以及用工数量数据均来自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历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劳动力成本比重是指玉米的单位面积（公顷）均人工成本（包括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占生产成本（不含土地成本）。各省份平均劳动力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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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l为单位面积平均劳动力成本比重；Cfl为单位面积平均家庭用工折价，Chl为单位面积平均雇工费用，Cd为单位面积平均直接费用，Ci为单位面积平均直接费用，费用的单位均为元。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测算方法有三种，包括单位时间内劳均农产品重量或产值、单位时单位面积平均净利润。为比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本文采用的是单位劳动时间的粮食产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image: image2.wmf]/

EPL

=

   







(2)
式中，E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为公斤/天；P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单位为公斤/公顷；L为单位投工量，单位为天/公顷，包括家庭用工天数和雇工天数，是根据总劳动小时数按标准劳动日（8小时/天）折算的天数。
单位面积平均净利润是指玉米每公顷平均总产值扣减相应平均总生产成本部分，其中，总生产成本包含了土地成本。同时，本文将不同年份的净利润统一折算至2000年不变价，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保证不同年份之间数据的可比性。本文不变价折算方法是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每五年GDP不变价进行换算，折算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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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数据年份：2011-2015）
(5)
式中，A为2000年不变价折算系数；P2000、P2005、P2010分别为某一年份GDP的2000年不变价、2005年不变价和2010年不变价；Pc为某一年份GDP当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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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7.wmf]2005

2005

P

为2005年GDP的2005年不变价；
[image: image8.wmf]2010

2005

P

为2010年GDP的2005年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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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10年GDP的2010年不变价。当年价的净利润与折算系数相乘后便得到2000年不变价的净利润。  
3.2.3 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统计方法
山区耕地边际化主要会造成耕地面积减少和林地面积增加，因此，本文主要对山区县范围内耕地和林地的变化进行统计。为减少土地利用数据提取误差，以更好地反映土地利用变化趋势，本文通过10×10公里网格的升尺度处理方式，提取每个10×10公里网格土地利用变化来反映山区耕地边际化的空间分布状况。公里网格土地利用变化的统计步骤分为三步：（1）以山区县范围生成10×10公里网格；（2）利用ArcGIS的Zonal Statistic工具提取1990、2000和2010年每个10×10公里网格里面的耕地和林地面积，本文使用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5年间隔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数据集（1990-2010年）[13]，空间分辨率为100 m；（3）将2000年每个10×10公里网格的耕地或林地面积减去对应网格的耕地或林地，便可得到1990-2000年耕地或林地面积变化图层，同理可得到2000-2010年耕地或林地面积变化图层。
4  数据结果与验证
4.1  数据集组成
数据集由3个文件夹组成，包括3部分数据，分别是山区县地理边界文件夹、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经济特征文件夹和山区县土地利用变化文件夹。其中：
（1）山区县地理边界数据文件夹，是.shp格式的中国约900个山区县（市、区）地理边界数据（图1）。县（市、区）界线来源于中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并结合最新行政区划进行了更新。
（2）山区县土地利用变化数据文件夹（图2）：包含4个.shp文件，分别为（a）1990-2000年中国山区县耕地面积变化数据，（b）2000-2010年中国山区县耕地面积变化，（c）1990-2000年中国山区县林地面积变化数据，（d）2000-2010年中国山区县林地面积变化。
上述数据的分析研究成果发表在《地理学报》2018年第73卷第5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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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底图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图1  中国山区县范围空间分布图
4.2  数据结果
山区县地理边界文件夹是基于全国1∶100万县域行政边际数据制作，故其比例尺亦为1∶100万。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经济特征的3个数据表格均为年度数据，空间分辨率为省域。山区县土地利用变化变化数据是基于10 km×10 km网格统计，因此空间分辨率为10 km，时间分辨率为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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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底图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图2  中国山区县1990-2010年耕地和林地面积的时空变化[17]
4.3  数据结果说明
本文使用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其数据是来源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队及烟草、供销等相关部门对全国1,553个县6万多农户的典型调查汇总数据，其中家庭用工折价均按照全国统一劳动日工价计算，因此劳动力成本和净利润并非完全等同于当地实际值，净利润降至零以下也并非说明山区农业生产实际亏损，但通过山区和平原省份的对比可以发现山区农业生产成本上涨、利润减少的总体趋势。
本文采用的土地利用数据是来源于中国5年间隔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数据集，该数据集基于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由于我国山区的崎岖地形造成了山区耕地地块的分散性、破碎化，难以从中低分辨率的遥感数据中识别出边际地块，加之遥感影像表达的滞后性，基于遥感影像判读的结果往往低于基于农户调查的结果。因此，本文所统计的山区县土地利用变化趋势仅反映我国山区1990年以来的总体变化趋势，无法统计准确的山区边际耕地规模。
5  讨论和总结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农业劳动力析出和务农机会成本快速上涨的背景下，2000年以来，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特征明显。从投入产出特征来看，山区受地形条件限制，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受阻，种植业（玉米）单位面积平均投工比远大于平原地区，因此，与平原地区相比，山区省份的劳动成本比重明显上涨，并且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继而导致近年山区省份的玉米种植利润降至零以下。从土地利用变化来看，1990-2000年期间，中国山区县处于以开垦为主的耕地增加阶段；2000年以后，山区县耕地开垦活动明显减弱，耕地面积普遍减少。林地变化呈现与耕地相反的变化趋势。2000年前后山区土地利用的转变是对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的响应。
作者分工：李秀彬对数据集的开发做了总体设计；李升发采集和处理了数据，并撰写了数据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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